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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住
家
附
近
的
超
市
，
經
過
兩
個
多
月
的
翻
新
改
造
，
內
外
煥
然
一
新
。
原
來

牆
皮
脫
落
的
店
牆
，
現
在
變
成
了
米
黃
的
牆
面
；
入
口
處
的
棉
布
門
簾
，
改
為
寬
大
的

玻
璃
門
。
超
市
內
空
間
擴
大
，
嶄
新
的
貨
架
上
擺
滿
琳
琅
滿
目
的
商
品
，
蔬
菜
、
水
果

、
糕
點
、
熟
食
分
開
出
售
，
收
款
台
也
增
加
了
多
個
。
上
二
樓
新
設
置
了
電
動
扶
梯
，

不
用
再
爬
樓
梯
，
方
便
了
顧
客
，
我
年
紀
已
大
，
當
然
求
之
不
得
。

但
是
去
過
幾
次
後
發
現
，
商
品
種
類
不
如
過
去
，
從
前
有
一
個
櫃
台
專
賣
紙
張
文

具
和
針
頭
線
腦
，
現
在
已
經
不
見
；
老
人
喜
歡
的
價
格
便
宜
的
內
衣
內
褲
，
現
在
已
被

年
輕
人
喜
歡
的
價
格
較
高
的
時
尚
商
品
所
取
代
。
過
去
超
市
有
一
個
櫃
台
還
出
售
水
龍

頭
、
插
座
板
等
居
家
用
品
，
現
在
也
不
知
去
向
。
超
市
雖
富
麗
堂
皇
，
但
購
物
卻
有
了

些
不
便
。

我
常
去
超
市
購
物
，
和
店
員
很
熟
，
一
日
談
及
此
事
，
他
們
脫
口
而
出
：
﹁你
還

不
知
道
，
這
個
是
韓
國
人
設
計
的
，
我
們
也
發
現
有
些
問
題
。
﹂
我

感
到
吃
驚
：
﹁商
店
也
要
韓
國
人
設
計
？
﹂
他
們
回
答
：
﹁老
闆
定

的
，
有
什
麼
辦
法
。
﹂
說
着
搖
了
搖
頭
。
但
我
的
疑
惑
卻
從
此
找
到

了
答
案
。

恰
巧
我
在
韓
國
呆
過
幾
年
，
深
知
那
裡
的
超
市
有
那
裡
的
特
點

，
確
實
與
中
國
不
同
。
韓
國
超
市
，
特
別
是
大
一
點
的
超
市
，
經
營

的
多
是
較
高
檔
次
的
商
品
，
不
賣
文
具
紙
張
和
針
頭
線
腦
，
更
不
賣

百
姓
喜
歡
的
價
格
便
宜
的
大
路
貨
。
但
要
買
這
些
物
品
也
不
難
，
只

要
去
南
大
門
或
東
大
門
市
場
，
就
都
可
以
買
到
，
而
且
貨
色
齊
全
，

顧
客
可
以
任
意
挑
選
。
如
果
嫌
遠
，
也
可
在
住

家
周
邊
的
小
店
舖
裡
買
到
。
中
國
內
地
的
情
況

則
與
此
不
同
。
因
此
，
請
韓
國
人
為
我
們
設
計

超
市
，
結
果
只
能
是
韓
國
式
的
，
脫
離
中
國
的

實
際
，
遠
離
小
區
的
居
民
百
姓
。

由
此
我
想
到
，
我
們
請
外
國
人
設
計
的
一

些
建
築
，
也
不
同
程
度
存
在
同
樣
問
題
，
不
少

建
築
不
符
合
中
國
的
國
情
，
缺
少
中
國
氣
魄
和
風
格
，
與
環
境
也
不

相
匹
配
。
恕
我
直
言
，
北
京
的
中
央
電
視
台
大
樓
就
是
一
個
典
型
，

且
不
說
設
計
者
有
沒
有
不
良
意
圖
，
僅
就
其
形
狀
和
風
格
而
言
，
中

電
大
樓
也
是
與
周
邊
極
不
協
調
的
怪
異
敗
筆
。
至
今
我
沒
有
聽
到
誰

說
過
它
一
個
好
字
。
當
然
我
們
不
能
怨
外
國
設
計
者
，
他
們
不
可
能

了
解
中
國
的
實
際
情
況
，
責
任
完
全
在
於
我
們
自
己
。

我
有
時
也
想
，
難
道
我
們
非
找
外
國
人
，
中
國
人
自
己
就
設
計

不
了
嗎
？
我
年
輕
時
經
常
進
出
北
京
人
民
大
會
堂
，
現
在
也
不
乏
機

會
。
那
是
一
座
在
新
中
國
成
立
十
周
年
時
，
由
周
總
理
親
自
指
揮
，

靠
中
國
自
己
設
計
和
施
工
，
在
短
短
十
個
月
內
完
成
的
宏
偉
建
築
。

雖
落
成
至
今
已
經
半
個
世
紀
，
但
重
要
的
國
事
活
動
一
直
在
那
裡
舉
行
，
無
論
這
座
建

築
的
結
構
、
格
局
，
還
是
它
的
風
格
、
色
調
，
均
極
具
中
國
特
色
，
而
且
可
以
與
許
多

外
國
建
築
相
媲
美
。
難
道
我
們
的
設
計
師
沒
有
能
力
嗎
？
當
然
我
們
不
排
斥
外
國
設
計

師
，
必
要
時
還
要
向
他
們
學
習
，
提
高
自
己
的
水
平
，
但
決
不
能
因
此
迷
信
外
國
人
，

我
相
信
我
們
國
家
會
有
很
多
設
計
師
能
夠
設
計
出
具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好
建
築
。

話
說
回
來
，
居
家
附
近
的
超
市
在
發
現
設
計
不
足
之
後
，
聽
取
顧
客
意
見
，
也
採

取
了
一
些
補
救
措
施
。
在
入
出
口
前
廳
，
增
加
了
一
些
攤
位
，
出
售
日
用
雜
貨
，
還
有

冰
糖
葫
蘆
等
小
吃
，
另
一
入
出
口
處
增
加
了
修
表
攤
位
，
雖
然
有
些
擁
擠
，
但
能
滿
足

大
眾
的
需
要
，
得
到
不
少
人
的
認
可
。
估
計
超
市
還
會
採
取
進
一
步
的
改
進
措
施
。

從
超
市
設
計
，
談
到
我
的
一
些
想
法
，
它
也
許
值
得
我
們
進
一
步
深
思
。

古人有兩句很經典的
誅心之論： 「萬惡淫為首
，問跡不問心，問心自古
無完人；百善孝為先，問
心不問跡，問跡貧賤無孝
子。」意思是說，色心人

人有，只要他沒有色膽，沒有付諸行動，就都
是正人君子，如果要求人家連一點色心都沒有
，終日心如枯井，見到美色也無動於衷，那任
誰也做不到。

倘若順着這句話再往深裡問，孔聖人做到
了沒有？恐怕誰也不敢給他打包票，因為他也
是有七情六慾的人。近日，《孔子》電影劇組
就接到孔子後人一封信，要求刪除關於子見南
子一場戲，因為，南子是個放蕩美女，孔子見
他，影響不好，有損孔子形象。要按歷史記載
，南子是隔着紗簾會見孔子的，孔子連南子到
底長什麼樣子都沒看清楚，兩人什麼事都沒有
，也不可能有，回來後還被眾弟子誤會，逼得
老夫子不得不對天起誓。

平心而論，孔子對性愛問題的認識是很通
情達理的，他說 「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
，又說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也就是說
他也承認絕大多數人都是很好色的，追求美色
的積極性遠遠高於追求美德的積極性。而遠不
像後來的朱熹那樣虛偽，一邊說要 「滅人慾，
存天理」，一邊放縱自己，私生活極不檢點，
慶元二年十二月，沈繼祖彈劾朱熹，其第六條
就有 「誘引尼姑以為寵妾」， 「家婦不夫而孕
」的話。

從根子上來說，頻繁地尋求外遇、刺激，佔有更多異性，
是動物性的表現，其差別就在於，動物是靠激烈的打鬥競爭而
獲得妻妾成群，人則多半借助於權力和金錢來達到縱慾目的。

羅馬皇帝後宮美女無數，可皇帝還要出去獵艷尋歡，樂不
思蜀。皇后想了個辦法規勸他，親自下廚給他做了十道一模一
樣的菜，只是用十個顏色不同的盤子盛着。皇帝一開始還吃得
很高興，後來才覺得味道都差不多，就是盤子不一樣。皇后順
勢開導他說，這天底下的美女也像我做的菜一樣，味道實際差
不多，不過 「盤子」不一樣罷了。

我有一個作家朋友，風流倜儻，才華橫溢，身邊總圍着幾
個紅顏知己，酒桌上講葷段子也一套一套的，大夥都以為他肯
定外邊 「彩旗飄飄」，婚外情豐富多彩。一次，他酒後吐真情
說，我也就是嘴上熱鬧一下，有色心無色膽。雖也曾想過找個
情人，來個一夜情，但想到這事成本太高，天天提心吊膽，草
木皆兵，萬一事情敗露，家庭破裂，妻子反目，孩子受影響，
自己名譽受損，就更得不償失。猶豫再三，就又縮回去了，能
一直潔身自好，就是因為膽小。

聽了這番表白，幾位朋友也心有戚戚地舉起酒杯說，來來
來，為你的膽小浮一大白！

孟子曰： 「食色，性也」。弗洛伊德也說過，性本能衝動
是人一切心理活動的內在動力。色心，既然人人都有，聖人尚
且不免，那我等也就別難為自己，連想都不敢想，其實偶爾做
做白日夢，搞個精神會餐，想想夢中情人，只要不過分沉湎於
此，從心理疏導的角度來說，不無益處。至於色膽，還是沒有
或小一點為好，每當色膽有所膨脹、蠢蠢欲動時，我們不妨想
想其後果之可怕，麻煩之無窮，成本之高昂，於是，就會 「發
乎情，止乎禮」，成為一個準柳下惠。

去年歲末有報道稱
，晚清重臣李鴻章的宗
親在合肥舉行家族會議
，商討重修家譜一事。
李鴻章第五代後裔李魯
生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李氏宗族人丁日益興
旺，分布社會各界，散居世界各地，其中不
乏佼佼之士。據李魯生回憶，上次李家修譜
是一九二五年，距今已經有八十四年。自一
九九七年開始，李氏後人開始籌備 「李氏家
族聯誼會」，已經找到李氏後人近千名。據
介紹，李氏後人應該有二萬人左右。

李鴻章（一八二三──一九○一），字
子黻、漸甫，號少荃、儀叟，安徽合肥人。
清朝洋務運動的主要宣導者之一，淮軍創始
人和統帥，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李鴻章先祖本姓許，明朝因避亂由江西
湖口遷至合肥。

九世祖李心莊無子，同莊姻戚許迎溪將
次子子慎過繼給其為嗣，改姓李。一八二三
年二月（道光三年），李鴻章出生於合肥縣
東鄉磨店鄉，在兄弟中排行第二。

李鴻章不僅是一位中國近代史上頗有爭
議的歷史人物，也是一位影響了近代中國近
半個世紀的晚清軍政重臣。李鴻章生逢大清
國最黑暗、最動盪的年代，他的每一次 「出
場」無不是在國家存亡危急之時，大清國要
他承擔的無不是 「人情所最難堪」之事。

李鴻章軍功顯赫，累任江蘇巡撫、湖廣
總督，終於在一八七○年繼曾國藩出任直隸
總督，後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
士，籌辦洋務，成為同治、光緒兩朝的地方
重臣。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權，
統領一方，有人甚至稱其 「坐鎮北洋，遙執
朝政」。

清中葉以後，由於京杭運河淤塞，朝廷
南北貨物的調運部分改為海路，李鴻章為了
「自強」、 「求富」，企圖通過興辦民用企

業，解決軍事工業的原料、燃料供應、 「調
兵運餉」的交通運輸困難和 「練兵練器」的經費問題。為此
，一八七三年輪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李鴻章給招商局的定位
是：沒有大事的時候，輪船可以運糧食和載客；有戰事時輸
送軍火。所以叫作招商局，是因為李鴻章採用招商集資的方
式來解決經費問題。招商局是先由官商合辦、後改官督商辦
的民用企業。

其餘洋務企業，如電報局、唐胥鐵路、開平礦務局等洋
務運動，李鴻章作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均有程度不等的
參與。

李鴻章一生共簽下三十多個條約，大多為不平等條約。
近來隨着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對這位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
多元化。

梁啟超對他的評價是： 「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
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現代史學家唐德剛認為其 「內悅
昏君，外禦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 「兩個
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周恩來是一個，顧維鈞是半個
）。

李鴻章有三個兒子：李經方（實為鴻章六弟李昭慶之子
，過繼給鴻章）、李經述、李經邁。婿張佩綸之孫女即為現
代著名作家張愛玲。

著名清史學家翁飛博士說，李鴻章一生的是非功過，見
仁見智，褒貶不一。就其對外交涉和反侵略戰爭而言，他主
張退讓，一味求和，出讓領土主權，咎無可辭；就其創辦工
廠、礦山、輪船、電報、鐵路、新式軍隊和教育而言，他引
進了許多西方的新事物，在學習西方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
步。

擁
抱
，
是
親
熱
的
表
現
。
在
西
方
社
會
，
既
是
一
種
禮
儀
，

也
是
一
種
習
慣
，
正
如
東
方
人
的
握
手
一
樣
。
朋
友
見
面
，
輕
輕

擁
抱
一
下
，
表
示
友
好
；
親
人
相
聚
，
緊
緊
擁
抱
，
格
外
高
興
。

如
果
又
抱
又
吻
，
那
已
是
另
一
種
感
情
了
。

不
過
，
世
上
沒
有
無
緣
無
故
的
擁
抱
。
既
無
交
往
，
又
不
認

識
，
互
不
相
干
，
自
然
不
必
來
這
一
套
。
如
果
在
街
上
隨
便
擁
抱

一
個
陌
生
人
，
肯
定
被
視
為
神
經
病
或
意
識
下
流
，
甚
至
惹
上
官
非
。
但
在
加
拿
大
一

些
城
市
，
在
冬
天
嚴
寒
的
天
氣
下
，
有
人
主
動
站
在
大
街
人
行
道
上
讓
人
擁
抱
，
或
者

主
動
送
你
一
個
擁
抱
。
這
不
是
惡
作
劇
，
而
是
一
群
有
心
人
想
通
過
行
動
傳
遞
溫
暖
訊

息
，
用
愛
心
去
鼓
勵
人
們
互
相
勉
勵
，
戰
勝
寒
冷
。
當
她
（
他
）
們
在
外
面
﹁執
行
任

務
﹂
的
時
候
，
套
在
棉
衣
上
面
的
紅
背
心
就
寫
着
﹁Fre e

H
u g

﹂
（
﹁免
費
擁
抱
﹂
）

字
樣
，
在
白
色
的
冰
天
雪
地
中
分
外
顯
眼
。

一
位
正
冒
着
風
雪
派
信
的
郵
遞
員
在
接
受
免
費
擁
抱
後
，
高
興
地
表
示
，
他
幹
這

份
工
二
十
多
年
了
，
夏
天
頭
頂
烈
日
，
冬
天
腳
踏
冰
雪
，
可
說
十
分
辛
苦
，
想
不
到
在

這
樣
寒
冷
惡
劣
的
天
氣
下
，
仍
有
人
關
心
他
，
內
心
很
是
感
動
。
風
雪
路
途
中
看
到
一

張
誠
摯
的
笑
臉
，
得
到
一
個
溫
馨
的
擁
抱
，
確
實
令
人
有
如
﹁雪
中
送
炭
﹂
的
感
覺
，

雖
然
這
只
是
精
神
上
的
。

加
拿
大
是
西
方
發
達
國
家
，
普
遍
生
活
水
平
較
高
，
但
貧
富
懸
殊
現
象
仍
然
十
分

嚴
重
，
不
少
家
庭
生
活
在
貧
窮
線
以
下
，
需
要
依
靠
政
府
福
利
及
定
期
到
食
物
周
濟
庫

領
取
捐
獻
食
品
，
而
且
這
種
趨
勢
正
在
不
斷
擴
大
。

漫
長
的
冬
天
，
對
貧
困
和
無
家
可
歸
者
都
是
一
個
嚴
峻
的
考
驗
。
看
着
電
視
新
聞

中
那
些
伴
着
冰
雪
蜷
縮
在
商
廈
地
面
出
氣
口
上
取
暖
的
流
浪
漢
，
有
時
甚
至
﹁路
有
凍

死
骨
﹂
，
真
是
令
人
難
以
置
信
。
每
逢
氣
象
部
門
發
出
嚴
重
嚴
寒
警
告
，
慈
善
機
構
和

義
工
就
會
向
露
宿
者
送
熱
咖
啡
，
表
示
關
懷
。
但
區
區
一
杯
咖
啡
，
又
怎
能
改
變
他
們

的
命
運
？
更
何
况
還
有
成
千
上
萬
雖
有
﹁家
﹂
卻
依
然
飢
寒
交
迫
的
貧
窮
者
。

一
個
擁
抱
，
一
杯
咖
啡
，
傳
遞
的
都
是
關
愛
。
當
今
社
會
，
需
要
幫
助
、
祈
求
得

到
溫
飽
的
人
不
少
。
如
果
每
個
人
都
能
為
他
人
付
出
一
點
愛
心
和
熱
情
，
相
信
人
間
會

更
加
溫
暖
。

翻開一本厚厚的詞典，查「老」
字，上面載有二十五種解釋，但沒
有一種說明 「老」有 「親愛」和
「默契」的涵義。編撰者是不是有

什麼遺漏？平常人叫 「老公」或
「老婆」時，難道不包含愛意？再

舉個例，若我見了溫家寶，喚他做 「老溫」，只怕是
有些唐突；如果是他的兒時夥伴和他見面，叫一聲
「老溫」，那多親切。那本詞典，以 「老」字開頭的

詞羅列了七十八個，但是卻缺了 「老伴」，這就益發
令人不解了。

「老伴」何以重要？讀一篇名為《誰是我們一生
中最重要的人》的散文，你就會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它講的是一位美國大學教授和學生之間做的一次
心理學實驗的故事。教授要一位女生在黑板上寫出二
十個她最親近的人的名字，然後請她逐一劃掉自認為
還不夠親近的。學生開始劃掉的是鄰居、親戚和同學
的名字。黑板上剩下最後四個是她父親、母親、孩子
和丈夫的名字。

教室裡非常安靜，同學們注視着教授和那位女生
。教授繼續發布指令： 「請再劃掉一個……」當父親
和母親的名字都被劃掉後，女生臉色慘白，手開始顫
抖起來。

教授發出最後的指令： 「請你再劃掉一個。」倍
受煎熬的學生不得已地劃掉孩子的名字後， 「哇」的
一聲哭了出來。

待一切平靜之後，教授問這位女生： 「和你最親
的人應當是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因為父母是養育你
的人，孩子是你親生的，而你可以再找一個丈夫呀，
但他為什麼會是你最難捨的人呢？」

女生給出了一個富有說服力的答案： 「隨着時間
的推移，我的父母會先我而去，孩子長大獨立後，肯
定也會離我而去。真正能長期陪伴我的只可能是我的
丈夫。」

我寫這篇短文申述 「老伴」這個詞的重要性可不
是無事生非。原先，我也認為老公和老婆之間互稱老
伴是件很平常的事，用不着再強調什麼，但網絡對現
實生活的衝擊使我有了新的認識。如今，網上交友是

一種時髦，參加的有男有女，有少有老，有好有歹，
那些聊得火熱的朋友真真假假，讓人快樂也讓人憂。
某人的QQ裡羅列了十二個 「老婆」，局外人對此也
許會看不慣。可是此人的老婆（記者去採訪，先證實
她是一位女性，進一步調查，知道她的確是當事人的
傳統意義上的老婆）卻很坦然： 「這有什麼關係？網
上聊天，就是好玩唄。網上還可以生孩子呢。」

原來如此。仔細想一想，那 「公」和 「婆」所強
調的都只是某個人的性別， 「伴」強調的卻是兩人之
間互動方式， 「公」和 「婆」要成為 「伴」，並非必
然。在我們的母語裡， 「老伴」這個詞太妙了，它具
有 「親愛的伴」和 「經常伴」的雙重涵義，若要把它
譯成外文，只怕會要讓專家傷點腦筋的。對於那些走
上紅地毯的男女，我們衷心祝願他們終生成為老伴。
因為在大千世界的芸芸眾生裡，能幾十年如一日地為
你的高興而高興，為你的難過而難過的，到底有幾人
？所以，作家王蒙才會感慨地說，在一切愛情描述裡
，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最富有詩意。這種詩意，
值得嚮往。

讀內地二○○九年第十期《文史》
，才知 「靠山」一詞的出典：唐玄宗
寵信胡人安祿山，張洎與安祿山交好
。一次，張洎與李白談及與安祿山的
交往，李白直言不諱地說： 「胡人確
有謀反之心，到時恐怕會連累你。你

萬萬不可靠山，還是靠皇上吧！」不久，安祿山果然起
兵反唐。張洎深有感受地說： 「幸虧我沒有靠山啊！」
「靠山」之說，從此流傳開來。

在世俗社會裡，找 「靠山」者，似不乏其人。 「靠
山」者何？在一些孩子中間，不是流傳着 「學好數理化
，不如有個好爸爸」嗎？這 「好爸爸」，便是 「靠山」
。在官場，不也存在着一股 「跑官要官」的歪風嗎？
「跑官要官」，其實就是在找 「靠山」。

找 「靠山」的行為，其所以有市場，因為它在一定
時空範圍內有效管用。前不久，媒體報道，一個上小學
的 「富二代」過生日，父母竟然為他花了七十萬。想一
想吧，家有這樣的富豪父母，又肯如此為子女揮金如土
，對於孩子對於社會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官場也是一
樣，有 「跑官要官」者，也必有 「給官賣官」者，可不
是？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便是一位典型的

「賣官」者。在其十七起受賄中，其中十二起與 「賣官
」有關，最 「貴」的一次 「賣官」為五十萬， 「賣官」
案涉案人員多達二百六十餘名官員。尋找 「靠山」和給
做 「靠山」，相互上演如此一齣鬧劇，不是莫大的悲哀
嗎？

去周莊參觀，在一個名曰 「張廳」的景點，看到有
五六把椅子，其中有兩張後背除了框竟然是空的。後聽
導遊介紹，原來在張家，尚無自立門戶的子女坐的椅子
都是沒有靠背的。長輩們的用意其實也是顯而易見的，
就是希望這些子女明白自己是無依無靠者，從而鞭策他
們靠自己去打拚，去闖蕩天下。

是啊，無論是誰，誰都不要有 「靠山」意識，真正
可以依靠的只能是自己。曾從報上讀到有關楊瀾的這樣
一段文字：二十年前，楊瀾懷揣着對未來的憧憬，從北
京外國語大學畢業了。那時，國家剛開始不包分配，她
跑了多家單位，也沒找到令自己滿意的工作。於是，找
到父親 「求援」，讓他幫忙找找關係，去一個好的單位
。面對女兒，楊瀾的父親問了三個問題：你是不是大學
畢業了？你是不是接受到很好的教育了？你是不是已經
成年了？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後，父親語重心長地說：
「我們做父母的責任已經盡到了，剩下的只有靠你自己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呢？楊瀾後來的成就與輝煌，與
父親當年不給做 「靠山」有關。否則，當年通過關係給
找一份舒適安逸的工作，那麼，楊瀾還會是現在的楊瀾
嗎？有的人雖有 「靠山」，可靠山吃山，到頭來，必會
坐吃山空。 「富不過三代」，乃此之謂也。

為官亦是如此，能否為官，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和實
績，靠的是機遇與其他無涉。雖說有的人通過找到 「靠
山」而爬了上去，可這樣的官，缺德乏能，工作無實績
，群眾不信任，且終究因東窗事發而受到查處，何必呢
？對於那些德才兼備，腳踏實地一心工作、工作實績明
顯的官員，也不必灰心喪氣，終須看到，隨着用人環境
的日益淨化、用人制度的不斷完善， 「跑官要官」、
「賣官給官」的歪風邪氣，必能得到有效遏制和剷除。

十一月十四日，在內地組織部長學習貫徹中共十七
屆四中全會精神培訓班上，中組部部長李源潮要求組織
部長們，要重視關心老實人、正派人、不巴結領導的人
，防止任人唯親、唯近。李源潮的告誡，契合了公眾的
普遍感受，引發了強烈共鳴。因為假如 「跑官要官」風
氣盛行，必敗壞黨風，並導致敗壞整個社會風氣。可以
肯定，當官場再無有找 「靠山」的 「情結」時，該是風
正氣清之時，也必是廣大官員積極性和創造性得到充分
激發之時。

「靠山」的對象和內容，自不止上述兩例，找 「靠
山」的形式和方法，也多種多樣，但無論哪種 「靠山」
，無論哪些找 「靠山」的行為，其效用都極其有限。不
找 「靠山」找自己，不講抱怨講抱負，不找 「靠山」找
「遠山」（指希望的明天），該是我們的正確取向和應

有的選擇。

近
年
潮
流
興
隱
婚
。
隱
婚
通
常
是
指
已
登
記
結
婚
、
名
正

言
順
的
合
法
夫
妻
，
對
外
卻
隱
瞞
已
婚
事
實
，
假
裝
單
身
；
同

時
，
隱
婚
也
指
沒
有
登
記
結
婚
，
卻
同
居
一
屋
，
甚
至
以
夫
妻

身
份
參
加
社
交
活
動
的
偽
夫
妻
。

在
內
地
，
以
前
結
婚
都
要
向
所
在
機
構
申
請
，
想
隱
婚
都

隱
不
了
。
但
二
○
○
三
年
新
《
婚
姻
登
記
條
例
》
頒
布
後
，
結

婚
、
離
婚
等
不
再
受
行
政
權
力
的
干
預
，
婚
姻
狀
況
也
就
成
了

個
人
隱
私
，
這
應
該
說
是
社
會
的
進
步
。
但
如
今
，
刻
意
隱
婚

者
，
其
實
各
有
各
的
難
言
之
隱
，
各
有
各
的
﹁理
由
﹂
。

為
﹁工
作
﹂
而
隱
婚
最
普
遍
。
多
項
調
查
顯
示
：
﹁為
保

住
飯
碗
，
求
得
事
業
更
好
的
發
展
﹂
是
白
領
隱
婚
排
名
第
一
的

原
因
；
近
三
成
七
的
企
業
員
工
隱
婚
，
是
因
為
擔
心
公
開
已
婚

狀
況
會
使
自
己
失
去
老
闆
或
客
戶
；
超
過
一
半
以
上
的
人
對

﹁隱
婚
﹂
表
示
理
解
。

不
少
招
聘
機
構
不
願
意
招
收
已
婚
的
女
性
，
原
因
是
結
了

婚
的
女
人
事
太
多
，
尤
其
是
她
們
懷
孕
、
生
產
、
哺
乳
，
兩
三

年
都
不
能
專
心
工
作
。
招
聘
中
的
婚
姻
歧
視
，
令
不
少
已
婚
求

職
女
性
四
處
碰
壁
後
終
於
隱
瞞
起
自
己
的
婚
姻

事
實
。
湖
北
的
陳
小
姐
應
聘
美
容
公
司
設
計
部

，
為
求
在
激
烈
的
競
爭
中
取
勝
，
她
隱
瞞
了
已

婚
的
事
實
，
並
順
利
獲
聘
上
班
。
一
些
隱
婚
者

雖
然
獲
得
家
人
理
解
和
默
許
，
但
卻
因
為
懷
孕

爆
出
隱
婚
的
騙
局
，
最
終
被
公
司
以
﹁不
誠
信

﹂
為
由
辭
退
。
而
在
貿
易
公
司
工
作
的
玉
小
姐

隱
婚
多
年
，
常
以
俏
麗
的
單
身
形
象
與
客
戶
商

談
，
總
是
博
得
眾
多
﹁惜
花
﹂
男
客
戶
的
關
懷

，
玉
小
姐
也
因
此
攬
得
多
多
生
意
，
後
來
隱
婚

事
實
被
爆
後
，
不
但
生
意
一

落
千
丈
，
還
被
指
欺
騙
。

為
﹁自
由
﹂
而
隱
婚
者

也
不
在
少
數
。
尤
其
是
一
些

八
十
後
的
年
輕
夫
婦
，
婚
後

不
願
意
﹁捆
綁
在
一
起
﹂
，

仍
以
單
身
身
份
參
加
各
自
原

有
的
社
交
圈
活
動
。
黃
氏
夫
婦
結
婚
三
年
來
，

不
但
對
外
隱
婚
，
平
時
還
各
住
各
處
，
周
末
才

同
居
一
屋
，
像
戀
人
一
樣
，
約
會
親
密
過
後
，

各
奔
各
的
快
樂
單
身
生
活
，
他
們
打
算
再
﹁享

受
﹂
兩
三
年
才
搬
到
一
起
住
，
然
後
生
孩
子
過

家
庭
生
活
，
結
束
隱
婚
偽
單
身
狀
況
。

有
的
﹁窮
﹂
夫
妻
，
為
房
子
為
面
子
而
隱

婚
。
廣
州
陳
姓
夫
婦
登
記
結
婚
且
同
居
已
經
兩

年
，
卻
一
直
沒
有
對
外
公
布
婚
事
，
他
們
對
知

情
密
友
表
示
，
希
望
再
過
一
兩
年
賺
夠
了
錢
供
新
屋
才
擺
結
婚
酒

，
他
們
現
在
仍
租
住
在
簡
陋
的
蝸
居
。
從
外
省
入
粵
打
工
的
黃
女

士
已
經
結
婚
五
年
，
她
事
業
有
成
最
近
升
職
部
門
經
理
之
後
，
在

社
交
場
合
總
是
﹁隱
婚
﹂
，
怕
別
人
知
道
她
的
丈
夫
是
職
位
低
微

的
司
機
而
丟
面
子
。

有
的
夫
婦
感
情
已
破
裂
，
卻
因
種
種
原
因
仍
未
離
婚
，
各
自

隱
瞞
婚
姻
事
實
，
以
偽
單
身
的
身
份
結
交
新
異
性
。

當
然
，
隱
婚
者
不
乏
﹁花
心
蘿
蔔
﹂
，
為
享
受
曖
昧
而
裝
扮

﹁單
身
﹂
。
有
嘲
諷
花
心
偽
單
身
的
坊
間
俗
語
說
：
﹁這
年
頭
，

騎
白
馬
的
不
一
定
是
王
子
；
有
翅
膀
的
不
一
定
是
天
使
﹂
。

另
一
類
隱
婚
者
，
並
沒
有
登
記
結
婚
，
卻
像
合
法
夫
妻
一
樣

同
居
，
甚
至
擺
結
婚
酒
、
在
社
交
場
合
以
夫
妻
身
份
出
現
。
沒
有

登
記
結
婚
的
隱
婚
者
，
既
有
﹁試
婚
﹂
的
年
輕
人
，
也
有
失
去
配

偶
但
子
女
反
對
他
們
再
婚
的
老
年
伴
侶
。
反
對
喪
偶
或
失
婚
父
母

再
婚
的
子
女
，
有
的
是
怕
後
父
或
後
母
的
親
生
子
女
瓜
分
他
們
的

財
產
，
而
有
的
老
年
人
只
同
居
不
結
婚
，
目
的
也
是
為
了
保
全
親

生
子
女
能
繼
承
自
己
的
全
部
財
產
。

從超市設計談起 延 靜

﹁免
費
擁
抱
﹂

姚

船

色
心
與
色
膽

陳
魯
民

關於􀎠靠山􀎡 趙 暢

老
伴

言
止
善

潮流興隱婚 蕭 愚

李
鴻
章
宗
親
將
重
修
家
譜

許

揚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二日 星期二

標本（攝影） 李增元


